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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具下的怯弱眾生 

    提早在上課前進入教室，映入眼簾的，是黑板上前一堂課老師所留下的精彩

板書，雖然滿是精闢的重點，但我腦海中所浮現的，卻是數次老師一邊擦黑板，

一邊碎念上堂課老師總是沒有善盡職責，將黑板擦乾淨才離開教室的抱怨，當下

心中生起了想去將黑板擦乾淨的念頭，但下一秒卻退縮了，腦中瞬間冒出許多猶

豫，我去擦了黑板，會不會捲入兩位老師的紛爭中；我去擦了黑板，老師知道了，

會不會影響對我的印象，會不會影響到我的分數；我去擦了黑板，會不會太雞婆，

引起同學的反感…，許許多多害怕自己受傷害的瑣碎雜念，一下子全部湧現出來，

讓我坐立不安，再回頭看看教室中的其他同學，一番人天交戰後，仍然不敢有所

動作。最後，我終究跨不出那一步走向黑板，只能去拜託課堂的助理來處理。等

到上課時，原來老師早就進過教室了，知道先前黑板如此繽紛，立刻詢問大家，

是誰幫忙擦了黑板，很是高興的笑者，一再詢問，想幫那位善心的同學加分。 

    這次的事件，讓我大大震驚，曾幾何時，那位單純勇敢，一心只想圓滿事情，

而忘記自己的小孩不見了，現在竟然連拿起板擦的勇氣都沒有了，十多年的學佛

歲月，學著學著，竟將自己學丟了，日夜趕工的築起一道道的高牆，設計一個九

彎十八拐的迷宮，將自己困在其中，讓外人摸不透，自己也繞不出。初學佛的那

股嚮往，初落髮時的那片宏願，早已被境界考驗的消失殆盡。俗話說:不經一事不

長一智，但每經一事，我卻後退一尺，漸漸地愈來愈找不著自己，總以為躲避了

眾人的目光，可以在自己的小世界裡優遊自在，殊不知竟如頭埋土堆的鴕鳥，終

究只是自欺欺人。 

    猶記得在頭出家沒幾年，有次在水懺共修中，維那麥克風出了狀況，為避免

讓主法師長獨自唱誦過於辛苦，我竟忘記自己是那麼的五音不全，拿起麥克風就

要開口幫忙唱，弄得身旁的師長是既感動又緊張。還另有一次，那時師父生病了，

急需由高雄趕回台北住院，一邊請人緊急去車站，買了最近一班高鐵的車票，另

一邊是我們一夥人，匆忙的幫忙收拾行李，寮房裡是一片狼藉，行李箱內更是雜

亂無章，此時也顧不得次序，一心只想著一定要讓師父趕上高鐵去就醫，兩個裝

滿衣物沉甸甸的二十八吋大行李箱，我左右手各拎一個，一把抓起，打著赤腳，

就衝下樓梯，直奔車上，讓其他師父在後面嚷嚷著直追，怕我提不動摔著，更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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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力大如牛的猛勁嚇著。那時當真是沒有半點顧慮，一心付出，只想成就他人。

法會跑到腳起水泡，端午節炒米炒到關節錯位，寺院坍方，整修寺院，搬水泥搬

到手無法端缽，每每專注在成就大眾的當下，雖然總讓皮肉辛苦了點，但內心卻

無比的輕安與法喜。 

    然而出家多年後的自己，似乎愈來愈退卻，愈來愈遠離跑道，不知已有多少

時日沒有真正聽從內心的聲音，總是迷航在複雜的口舌中，受眾人目光和言論的

擺布。古人言:修行在吃飯睡覺中。安住在當下，從生活中的一粥一飯，一舉一動

去省思覺察，去反觀自性。但現在的我，肚子餓不敢說要吃飯，怕別人說我貪吃，

累了不敢去睡覺，怕別人認為我懶惰，為了成為他人眼中的好孩子，為了迎合師

長的期待，愈來愈矯情造作，在一天天的妄念堆疊下，我們變成了別人的傀儡，

不再順從內心的本意，更忘了當初走上這條修行道路的初心。 

    深觀細想下，這無疑是自我的膽怯，是逃避面對境界，面對自我的懦弱表現，

更是一種傲慢我執的防衛，卑慢心的作祟。無論在世俗社會中，或是出家在僧團

裡，都是一種團體生活，需學習如何圓融處事，全面觀照，站在他人立場為人設

想。當觸對境界，有許多聲音出現時，我們應該正面納受，換位思考，以另一個

立場，客觀的省思自己的作為，並思惟他人言論的含意，若真是自己有不圓滿之

處，當有魄力改善之，若只是無謂的反對批評，則應以慈心回向，願與他人結善

緣，莫有是非。 

    但我們往往沒有勇氣去承擔，聽取他人的批評和建議，只是一味的消極逃避，

認為他人的言論是種攻擊，對我的否定，將自己的挫敗無限放大，隨即展開一連

串的防衛態度，與人對立，亦或是自卑的逃避，想方設法遠離眾人的注目，甚至

開始隱藏自己真正的想法和做法，為了避免引起他人的評判，總是蜷縮在角落，

試探他人的心意，尋找一種最不會受傷的方式表達自己，但那都是違心之論，是

種巧取迎合，是種諂曲求全，讓自己在修行路上愈走愈遠。修行是心地功夫，並

非向外假求，迎合他人，取得別人的認同，反之乃在向內探求內心深底的自性本

源，與自己溝通，獲得了然一身的灑脫。 

    維摩詰經云:「直心是道場，無虛假故」，所謂直心，乃不諂曲之心，不為自

己的利益，故作嬌態，曲順人情。以前師長告訴我，要用直心修行，要用真心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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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自己，那時很是疑惑，何謂直心?何謂真心?總覺得那不是本來就如此嗎?心裡想

什麼，就直接表達什麼，不拐彎抹角，不諂曲欺騙，但愈長大，愈被經歷所束縛，

愈被過去的情感所牽絆，愈屈就在人情世故中，那本來如此的事，竟也變得那麼

遙不可及，在深怕受傷的自我保護下，又一步步的將自己帶回貪愛自我的輪迴中。 

    倘若在世間法的人事互動和待人處事中，忘卻依於緣起法而思惟，以出世間

的超然和空慧去練心，極容易躲回順隨自己愛樂，自私又舒服的小世界中，如此

與修行背道而馳，終將丟失自性。修行需捨棄貪嗔癡三毒之染汙，捨離對自我的

貪愛，以眾生需求為一切之考量。猶記得自己當年掙脫不出貪愛自我的枷鎖時，

師父即曾提點我，貪愛自我和利益大眾乃一體兩面，我們無須琢磨於如何不那麼

自私，只要抱著一顆供養到底的心，一心為眾人付出，我執便在這當中漸漸去除

了。 

    而去除我執，成就眾人，是需要有大無畏的勇氣，和拔苦與樂的慈悲心。修

行先要有勤勇之心，所謂「出家乃大丈夫之事，非將相所能為。」出家乃荷擔如

來家業，非一般戰事謀略，上陣殺敵的血氣之勇，乃需於名利無求，於我無私，

忍人所不能忍，行人所不能行，精勤勇猛成就他人的魄力。並要發起菩薩之慈悲

宏願，以大悲心成就眾生。否則在許多看不懂也抹不清，錯綜複雜的因果關係中，

往往崩倒在自我的怯弱中，也難怪地藏菩薩說我們是怯弱眾生，不明如來旨意，

不了諸法實相，在無始劫來的習氣迷陣中，只能顧全自己，將眾生拋諸腦後，這

種根深蒂固的我執，是何其的頑固，又何其的自私，也難怪是修行上的一大關卡。 

    然而修行即貴在利益眾生，倘若釋迦如來於因地時，貪愛自我，沒有割肉餵

鷹、捨身飼虎，成就菩薩行，那何來夜睹明星，豁然開悟的大覺者的出現；倘若

當初世尊成佛時，害怕根器暗鈍的眾生，便直入涅槃，那又何來今日的我們，何

來度人解脫的佛法；倘若虛雲老和尚、太虛大師等高僧前賢們，當初顧及自身安

危，沒有挺身護教救教，那又何來今日廣度眾生的佛教；倘若消防隊員在救火前，

先考慮個人性命，家中妻小，那誰來搶救性命於火窟中；倘若警察出勤只顧一己

安危，那誰來保護人民安全，守護國家安危。因而犧牲自己，成就他人的菩薩行，

正因為難行，更顯其可貴及超越之處。而菩薩行不只力行在佛教中，於社會的每

一個角落，每一處能犧牲個人，成就眾人的地方，都是菩薩行的體現。貪染塵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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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一般大眾，於職務中都尚且如此奉獻，何況捨離五欲六塵，將己身心奉塵剎，

續佛慧命的我們，倘若於力行善事的勇氣都要如此猶豫，那遑論菩薩行，更莫論

成就佛道了。 

    《佛說八大人覺經》中云：「發大乘心，普濟一切；願代眾生，受無量苦；令

諸眾生，畢竟大樂。」經中佛陀亦明白的開示，效法菩薩「不為自己求安樂，但

願眾生得離苦」之悲智願行，才是修行成就的究竟之道。而於發大悲心，行菩薩

道，成就佛果等高遠的目標下，奠基在回歸本源，面對自己的心性功夫，一步一

腳印的踏實修行上，所謂的禪修，並非擇選良辰吉日，風水好地，盤腿打坐才是

禪修，乃是落實於生活中的每一個觸境中，於所觸境中深觀因緣法，觀事件現象

背後所能讓我們體悟的空性，平日所學的種種道理名相，便能於此時一一體驗對

照，以懺悔心了卻過去冤業，以慈悲心迴向惡業眾生，以愛護心給予他人更大的

學習空間，亦是給自己更寬廣的修行道路，於一個個的逆境中，培養自身菩薩心

的氣度涵養，累積度化眾生的德行，若能於所觸境中，凝心處之，安然待之，則

止觀之功夫亦於當中漸漸成就。 

    在世俗法中的成長，讓我們變得懂事也變得世故，變得穩重也變得冷漠，變

得通達也變得圓滑，幸而有佛法的灌溉，讓我們能返本還源，識自本心，撕掉那

一層又一層的假面具，重啟內心深底的密室，探尋那深埋已久的寶藏，因而我們

不應境界的考驗而退怯，不應眾生的習氣而退道，更應於此因緣下，歷緣對境修，

因有境界的體現，方能映照出內心的煩惱，看清湖水深底的黑泥所在，外境終究

只是虛幻的因緣俱合，心念方是真實的修行功夫，自己能以大無畏的精神，突破

重重考驗，方能給眾生安然自在的無畏施，更是修行道上勇於承擔，無愧於心的

展現。 


